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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ꎬ 我赴昆明参加学术会议ꎬ 会上

巧遇大学理论力学老师钱临照院士的女儿钱平凯

教授ꎮ 第二天下午便随钱教授到郊区黑龙潭寻访

抗战期间北平研究院旧址ꎬ 那里是我的两位老师

严济慈先生与钱临照先生曾经工作的地方ꎬ 也是

钱平凯教授童年生活过的地方ꎮ 参观完旧址ꎬ 又

到黑龙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 拜访钱先生昔

日北京中关村的老邻居吴征镒院士ꎮ 我们在吴先

生住所ꎬ 见到了吴夫人段金玉教授ꎬ 家中出人意

料的简朴ꎬ 一百多平米的公寓ꎬ 陈设与普通百姓

没有差别ꎬ 没有一件高档家具ꎬ 但盈溢着浓郁的

书香之气ꎮ 其时ꎬ ７７ 岁高龄的吴征镒院士仍任植

物研究所名誉所长ꎬ 依然在办公室忙碌ꎮ 我们稍

坐片刻ꎬ 吴夫人用电话联系后带我们去办公楼ꎬ
刚到楼前ꎬ 吴征镒先生已拄着拐杖出来接见我们ꎮ
吴先生中等个子ꎬ 身体壮实ꎬ 沉稳睿智而平易近

人ꎬ 不忘与我这位不速之客的后辈寒暄ꎬ 我抓紧

机会对吴先生说ꎬ 我是钱临照先生的学生ꎬ 从长

沙来ꎬ 非常喜爱花草树木ꎬ 但未得深入钻研的门

径ꎬ 望吴先生指点ꎮ 听说我喜爱花草树木ꎬ 吴先

生有些兴奋ꎬ 随即对我说ꎬ 我与钱先生有一种相

同的方法ꎬ 即实际观察与查阅典籍相结合ꎬ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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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钱先生研究 «墨经» 中的物理学ꎬ 我却关注

«诗经» 里的花草树木ꎮ 长沙有一种冬寒菜ꎬ 可做

很好的汤菜ꎬ １９３８ 年初ꎬ 联合大学湘黔滇步行团

在长沙组成ꎬ 我曾吃过这种菜ꎬ 中国古代称葵ꎬ
最早记录于 «诗经»ꎬ 今天人们已忘了叫葵菜ꎮ 我

边听边觉大师的气息扑面而来ꎬ 顿感思路洞开ꎬ
如沐春风ꎮ

回到长沙后ꎬ 钱平凯教授给我寄来了合影ꎬ
我撰写了 «黑龙潭寻故» 一文ꎬ 刊登于 «昆明文

史资料» (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ꎮ 从此ꎬ 我更加关注吴

征镒先生ꎬ 也看了一些吴先生的著作ꎬ 并曾赴扬

州参观吴征镒先生的故居———吴道台宅第ꎬ 这是

晚清江南三大民居之一ꎬ 现为扬州知名一景ꎮ 吴

征镒先生也在我心中逐渐树立起世界级植物学大

师的形象ꎮ 当 ２１ 世纪初我国开始设立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项时ꎬ 我心里默默预祝吴征镒先生荣膺

此奖ꎬ 并将这一想法告知了我的几位学生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ꎬ 当电视荧屏展示吴征镒先生荣获这一

殊荣时ꎬ 我激动不已ꎬ 潸然泪下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第 ７７５０８ 号公报ꎬ 将第

１７５７１８ 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 “吴征镒星”ꎮ
多年以来ꎬ 我一直想对吴征镒先生的精神品

格、 独特贡献与文化素养作一探讨ꎬ 奉献自己略

窥一端的心得ꎮ

一、 顶天立地的创新成果

在庞大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ꎬ 从事高端顶

尖基础科学创新的科学家是非常小众的群体ꎬ 而

既能从事顶尖基础科学创新又能解决国家、 社会、
企业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ꎮ 这些

顶天立地的杰出科学家是人类科技星空中闪耀熠

熠光辉的巨星ꎮ 古代阿基米德不仅发现了杠杆原

理、 浮力定律ꎬ 据说还发明了军事光学武器ꎻ 现

代物理学家费米在实验物理与理论物理的基础研

究方面有重大创新ꎬ 又是曼哈顿工程研发原子弹

的主力ꎮ 华罗庚与李四光则是中国顶天立地创新

的杰出代表ꎬ 华罗庚以数论与多复变函数的创新

研究享誉世界数学界ꎬ 又因普及推广统筹法与优

选法而大大提高中国广大企业的生产效率ꎬ 李四

光开创了地质力学学派ꎬ 又运用地质科学理论为

中国石油地质勘探指明正确的思路与方向ꎮ 植物

学家吴征镒似乎不像华罗庚与李四光那样脍炙人

口ꎬ 但其顶天立地的创新成果毫不逊色ꎬ 吴征镒

先生曾于 １９９９ 年荣获国际大奖———Ｃｏｓｍｏｓ 奖ꎬ 其

在国际同行中的声望ꎬ 比之华、 李两位大师有过

之而无不及ꎮ
建国初期ꎬ 年轻的吴征镒曾经两次参与国家

重大战略任务ꎬ 并作出特殊的贡献ꎮ 第一次在朝

鲜战争时期ꎬ 年仅 ３６ 岁的吴征镒在对美军事政治

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中国科学院 «科学通报»
１９５２ 年第 ５ 期上的一篇文章 «美军飞机在朝鲜北

部和中国东北散布两种朝鲜南部特产树叶的报

告»ꎬ 震惊世界ꎬ 报告了美军飞机洒下带细菌的南

朝鲜特有的山胡椒与朝鲜红柄青冈栎树叶的事实ꎬ
使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发动细菌战的事实无可隐遁ꎮ
南朝鲜特产树叶的鉴定ꎬ 即由年轻的植物学家吴征

镒与资深专家钱崇澍、 胡先骕、 林镕等 ７ 位科学家

合作完成ꎬ 而文章则由吴征镒执笔写成[１]５０ꎮ
第二次则将精深的植物学理论知识与广泛的

实地考察相结合ꎬ 为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橡胶

禁运ꎬ 并自力更生开辟橡胶种植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ꎮ 中国为解决橡胶工业的原料问题ꎬ 由陈云副

总理领导决策ꎬ 农垦部门和中国科学院参与研究ꎬ
开展了对海南、 广东、 广西、 云南等地橡胶宜林

地的大规模调查ꎬ 年轻的吴征镒作为中科院植物

学专家参与其中ꎬ 并成为骨干力量ꎮ “新成立的农

垦部由王震领导ꎬ 何康时任司长ꎬ 向科学院求助ꎮ
院部随即派我和新成立的南京土壤研究所的马溶

之所长、 李庆逵研究员􀆺􀆺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的罗宗洛所长一行四人ꎬ 赴琼、 粤等地考察􀆺􀆺
经相互讨论ꎬ 终于确定放弃粤西、 桂东沿海、 海

南西南干旱沙地以及龙州一带石灰岩土上的种植

橡胶场的计划ꎬ 放弃拖拉机农业措施ꎬ 改用马来

一带的 ‘斩岜烧岜’ (即刀耕火种ꎬ 但不再游耕)ꎬ
‘大苗壮苗定植’ꎬ 以及用本地树种栽培和营造防

护林ꎬ 在未选好林下覆盖植物之前ꎬ 先尽量利用

林下次生植被等防护措施ꎬ 从而初步稳定了华南

的橡胶种植业ꎮ” [２]Ⅷ吴征镒等专家立足国情的创新

研究ꎬ 打破了外国专家断言北纬 １７℃以北不能种

植橡胶的定论ꎬ 成功实现橡胶在中国北纬 １８ ~
２４℃地区大面积种植ꎬ 从而在现实层面打破了西方

列强的封锁ꎬ 在科学技术上突破了传统的科技禁

区ꎬ 吴征镒先生则又一次展现了以国家重大需求

为已任的博大情怀ꎮ ２０ 多年以后的 １９８２ 年ꎬ “橡
胶在北纬 １８ ~ ２４℃大面积种植技术” 荣获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ꎮ
吴征镒先生还有两项接地气的重要研究成果ꎬ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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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转化为政府决策: １９５８ 年的成立自然保护区

建议和 １９９９ 年的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议ꎮ
相比于解决现实需求的应用性研究ꎬ 吴征镒

先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投入的时间更长ꎬ 精力

更多ꎬ 国内国际声誉更为卓著ꎬ 成为吴征镒一生

的标志性创新成果ꎮ
令人感动的是ꎬ 吴征镒先生不仅理论创新成

果丰硕ꎬ 且树立了定于一域深耕细作的研究风格ꎬ
而与大跨度跳跃的天马行空式的研究风格相异趣ꎮ
众所周知ꎬ 爱因斯坦在 １９０５ 年一年里ꎬ 就在相对

论、 量子论、 统计物理三大物理领域里轮流研究ꎬ
自由创新ꎻ 现代电子计算机原理的设计者冯􀅰诺

伊曼ꎬ 理论研究的跨度也极大ꎬ 以数学集合论获

博士学位后ꎬ 在量子力学、 统计数学、 代数学、
几何学与对策论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３]ꎮ 钱学森

的理论研究也涉足广泛ꎬ 包括空气动力学、 航空

工程、 导弹工程、 物理力学、 水力学、 工程控制

论、 系统工程等领域ꎮ 而吴征镒喜欢坚守一个领

域ꎬ 将其挖深钻透ꎬ 直达专精神妙之境ꎮ 在长达

７０ 多年的科学生涯中ꎬ 始终在异常庞大复杂的植

物分类学以及直接相关的植物区系地理学 (指研

究世界或某一地区所有植物种类的组成、 特点和

亲缘ꎬ 现代和过去的分布以及它们的起源和演化

历史的科学) 领域里深耕细作ꎮ 晚年向邻近学科

专业的伸展也是由深及广的自然扩展ꎮ 这样一种

理论研究风格和终生不懈的长期钻研ꎬ 使吴征镒

在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地理学领域里独步世界ꎬ
成为享誉全球的植物学大师ꎮ 后学者如果欣赏和

喜爱深钻一域、 精耕细作的研究风格ꎬ 一定可以

从吴征镒先生身上获得很多启示ꎮ
尽管现代植物学在微观与交叉方向发展出许

多重要而时髦的方向ꎬ 但吴征镒睿智地看出ꎬ 经

典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地理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全

世界ꎬ 仍有巨大的空白和发展的空间ꎬ 而中国的

经典植物学甚至还需要数代人长期奋斗方能摆脱

落后局面ꎮ 吴征镒因此没有在学科专业上追赶时

髦和见异思迁ꎬ 决心在大学坚实训练的基础上ꎬ
潜心一志ꎬ 脚踏实地ꎬ 走东方特色植物学自主创

新发展之路ꎮ 数十年深耕细作、 专深精湛的理论

研究ꎬ 终于取得令国内国际同行敬仰的巨大学术

成果ꎮ 据英国皇家植物园 “邱园” 的索引检索

(２００５)ꎬ “吴征镒在 ７０ 余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ꎬ
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 １７６６ 个 (涵盖 ９４
科 ３３４ 属ꎬ 其中新属 ２２ 个)ꎬ 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

和命名种子植物最多的一位ꎮ 以他为代表的三代

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学

者命名的历史ꎮ” [４]２吴征镒从 １９８７ 年起ꎬ 担任了集

中国历代植物学家植物分类大成的大型著作 «中
国植物志» 主编ꎬ 此书于 ２００４ 年出齐ꎬ 共计 “８０
卷ꎬ １２６ 分册ꎬ ５０００ 多万字ꎬ ９０００ 余幅图版ꎬ 涵

盖国产及归化的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 ３１１４１ 种􀆺􀆺
作为中国植物的 ‘户口薄’、 世界上已出版植物志

中种类最丰富的科学著作􀆺􀆺它完全不同于一般

的工具书和辞典ꎬ 而是包含了大量第一手科学资

料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ꎮ” [５] «中国植物志» 荣获

２００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ꎮ 而吴征镒先生作

为骨干参与的另一项国家大型综合科学项目 «青
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

合研究»ꎬ 早在 １９８６ 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特等奖ꎬ 又在 １９８８ 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ꎮ
吴征镒先后共获省部级以上三类奖项 １５ 个ꎬ 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两项ꎬ 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一项ꎬ 是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与科技进步奖

三奖俱得的极为罕见的科学大师ꎬ 加上 １９９９ 年

Ｃｏｓｍｏｓ 国际大奖与 ２００７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ꎬ
吴征镒先生成为中国科学界实至名归的一代宗师

和科学奇人ꎮ

二、 志在千秋的治学境界

１９９８ 年ꎬ 吴征镒赐稿 «院士思维» (卷一)ꎬ
题目是 «为学无他ꎬ 争千秋勿争一日»ꎬ 文章意境

高远ꎬ 气势恢宏ꎬ 思想深邃ꎮ 我一口气读完全文ꎬ
一种与王国维治学三境界集句不一样的气息沁入

心胸ꎬ 一种超越王国维的至高治学境界突兀于前ꎮ
王国维学问渊博ꎬ 三境界集句诗性地说出了治学

三个互相衔接的阶段ꎬ 然而只是客观的分析ꎬ 冷

峻的表达ꎬ 缺乏个体介入的现场感ꎬ 没有本人强

烈的感情表达与愿景诉求ꎮ 虽然这样的集句可以

适于志向与才华各不相同的治学者ꎬ 但我更喜欢

吴征镒直抒胸臆、 志在千秋的治学理想和风貌ꎮ
耄耋之年的吴征镒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彪炳史册

的治学成绩后ꎬ 依然壮心不已ꎬ 对未来更上一层

楼的贡献充满自信ꎮ 正是志在千秋的崇高标准、
高度自信与无比勇气ꎬ 促使吴征镒先生未来十五

年的人生更加精彩ꎬ 治学更加勤奋ꎬ 学术更加深

广ꎬ 而声名也更加远播: Ｃｏｓｍｏｓ 国际大奖、 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 编号 １７５７１８ 号的 “吴征镒星”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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遨游太空􀆺􀆺 “争千秋勿争一日” 的豪语虽非吴

征镒先生所创ꎬ 但淋漓尽致地演绎这一豪语的却

是吴征镒先生ꎮ 高远的治学境界对有创造性才能

的学人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与持久ꎬ 不能不令人去

探究吴征镒先生至高无上的治学境界是如何形成

的? 这样的学术理想又如何具体影响吴征镒先生

的治学和创新?
争千秋勿争一日的治学境界ꎬ 决不是每个学

人敢于树立或能够树立的ꎬ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ꎮ
与至高的治学境界同样令人敬佩的即是吴征镒先

生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与殚精竭虑的心路历程ꎮ
吴征镒先生出身书香门第ꎬ 念私塾时已翻阅

清代吴其濬著的 «植物名实图考» 与日本学者的

«日本植物图鉴»ꎬ 并以 “看图识字” 的方式在家

中对面的 “芜园” 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ꎮ “１９２９
年 (初中一年级)ꎬ 得唐寿 (叔眉) 先生的启发ꎬ
学会了采集制作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植物学入门技

术ꎮ １９３１ 年高一时又受到唐耀 (曙东) 先生的鼓

励ꎬ 并课外读了邹秉文、 钱崇澍和胡先骕的 «高
等植物学» 和彭世芳的 «植物形态学» 􀆺􀆺唐老

师􀆺􀆺见我在前一、 二年来所采标本ꎬ 乃在班上

开了一个展览会ꎬ 予以展出ꎬ 以资鼓励ꎮ 这批标

本约有 １００ 多种􀆺􀆺这件事对我幼稚的心灵自然很

有影响ꎬ 使我坚定了立志报考大学生物系ꎬ 而不

去考交通大学去当工程师ꎮ” [６]３４

早年的自发阅读和中学老师的引导鼓励ꎬ 培

养了吴征镒对植物学的兴趣ꎬ １９３３ 年进入清华大

学生物系后ꎬ 吴征镒正式走上了植物学研究的专

业道路ꎮ 对吴征镒先生影响深刻的三位清华业师

都有高深的学历和不凡的造诣: 李继侗 (１８９７—
１９６１)ꎬ １９２５ 年获美国耶鲁大学林学博士学位ꎬ 是

第一位在美国获林学博士的中国人ꎻ 吴韫珍

(１８９９—１９４２)ꎬ １９２７ 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植物学

博士学位ꎻ 张景钺 (１８９５—１９７５)ꎬ １９２６ 年获美国

芝加哥大学科学博士ꎬ １９４８ 年受聘中央研究院院

士ꎮ 三位老师特别是吴师和李师指导吴征镒阅读

钻研了植物分类学、 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态学、
植物地理学等领域的世界经典名著ꎬ 使其 “跟上

世界发展的形势􀆺􀆺循序前进的入门方法ꎬ 使我

终生受用不尽ꎬ 特别是􀆺􀆺简易的由远及近ꎬ 远

近结合的讲授方法ꎬ 首先掌握特定地区的植被类

型和气候顶极ꎬ 尤其是应用记名样方或样带ꎬ 将

生态学的野外基础建立在认识植物生境和其地理

分异的基础上ꎮ 总之ꎬ 在入系分组的三年中ꎬ 打

下了我日后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坚实基础ꎮ” [６]３６

但是ꎬ 吴征镒在大学高年级以及毕业后的一

个时期ꎬ 已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ꎬ 战火纷飞的全

面抗战即将来临ꎬ 青年吴征镒受闻一多等人影响ꎬ
也有追求光明进步的思想ꎬ 但书生本色的吴征镒

还是走上了 “读书救国” 的道路: “三、 四年级时

有大半年参加学生运动就过去了ꎬ 但我没有加入

‘民先’ꎬ 仍然抱着 ‘读书救国’ 论ꎬ 于 ‘七七事

变’ 前一天ꎬ 以第一个月任助教的八十元大洋的

工资ꎬ 参加段绳武发起和组织的 ‘西北科学考察

团’ 去了大西北、 内蒙古和宁夏ꎮ” [６]３７接着又参加

了联合大学的 “湘黔滇旅行团”ꎬ 从长沙出发ꎬ 步

行 ３０００ 多里到达昆明ꎬ 途中仍在李继侗老师的带

领下 “做些力所能及的科考工作”ꎮ 在昆明西南联

大任教后ꎬ 又在李继侗、 张景钺二位老师的带领

下赴滇西 (大理、 丽江等地)、 滇西南 (漾濞、 永

平、 芒市、 遮放、 瑞丽等地) 进行植物采集和考

察ꎮ 从湘黔入滇一路走来ꎬ 所见的植物和植被类

型就甚感新鲜ꎬ 加上滇西、 滇西南所见ꎬ 让我对

华北、 华中至西南的植物分布、 植被类型有了深

刻印象ꎬ 特别是在云南亲睹高山云冷杉林、 山地

云南松林、 长绿阔叶林、 热带季雨林ꎬ 乃至各式

各样的次生植被 (河岸林、 稀树灌丛和有刺灌丛

等)ꎬ 植物的多样性和植物类型的丰富性ꎬ 让我大

开眼界ꎮ 湘黔滇一路走来ꎬ 所获得的植物印象深

烙在我的脑海里ꎬ 从而立下终生的宏图大愿: 一

定要立足云南ꎬ 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ꎬ 弄清植物

的时空发展规律ꎬ 弄清中国植物区系发展的变化

规律[１]３５ － ３６ꎮ 这表明ꎬ 大学本科毕业不久ꎬ 年仅二

十多岁的吴征镒在多位名师的理论与实践熏陶下ꎬ
虽然植物学科研之路还刚刚起步ꎬ 但已经确立起

立足云南、 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王国ꎬ 探求其发

展规律的宏图大愿ꎮ 吴征镒的治学经历再次证明

一个人才学的真理: 人才成长ꎬ 立志先行ꎻ 欲成

凌云大木ꎬ 先须壮志凌云ꎮ
然而职业的志向ꎬ 不同于人生的志向ꎬ 易受

形势任务的影响ꎮ 在此后的社会巨大变革时期与

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ꎬ 吴征镒热情地拥抱新时代

与新中国ꎬ 于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加入地下党ꎮ １９４９ 年 ２
－ ６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

员会、 高教委员会任职ꎬ 曾任高教处副处长ꎬ 参

加了接管北京大专院校、 各系统研究所、 文物单

位的工作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ꎬ 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工

作ꎬ 任机关党支部书记ꎬ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ꎬ 任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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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ꎮ 由于吴征

镒是业务与党政双肩挑干部ꎬ 建国初期的行政、
会议、 接待、 考察、 访问、 调查等工作非常频繁

与忙碌ꎬ 直至 １９５７ 年才发表解放后的第一篇学术

论文 «中国植被的类型» 和第一幅全国植被图ꎮ
１９５８ 年ꎬ 为了集中精力和时间实现自己早年科学

上的 “宏图大愿”ꎬ 吴征镒主动申请离开学术中心

的北京ꎬ 到植物种类更为丰富多彩的边疆云南去

发展ꎬ 成为 “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ꎮ
“我时已年逾不惑ꎬ 亟思寻一安身立命的场所

以期有所创树才对得起 ‘学部委员’ 的头衔ꎮ 在

科学院各生物研究所的组建基本完成ꎬ 格局初成

􀆺􀆺我尽了我应尽的职责ꎮ 我怀着对植物王国

———云南的向往ꎬ 怀着对植物学不断钻研的渴望ꎬ
毅然从北京举家迁入中国植物的宝库———云南ꎬ
来到 新 建 的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 物 研 究 所 任

所长ꎮ” [１]６５ － ６６

“１９５８ 年􀆺􀆺是我一生的最大转折点􀆺􀆺我先

参加领导植被调查工作四年ꎬ 而后又领导植物资

源组工作四年ꎬ 至此又回到分类区系工作上来ꎬ
从而完成了 ‘一波三折’ 的我一生中的大转折时

期ꎮ 此时我就体会到研究植被和植物资源必须先

过植物区系这一关ꎬ 说白了就是如果不认识植物ꎬ
其他一切就无从谈起ꎬ 自此而后ꎬ 乃以主力承担

«中国植物志» 这一巨大历史任务ꎮ” [６]４７ － ４８

从初中生的纯粹个人兴趣ꎬ 到大学毕业立下

“宏图大愿”ꎬ 历经 １０ 多年ꎬ 再到迁入昆明植物研

究所ꎬ 创造实现 “宏图大愿” 的实践条件ꎬ “以主

力承担 «中国植物志» 这一巨大历史任务”ꎬ 又是

整整二十年ꎮ 可见在科学探索的生涯中ꎬ 立志不

易ꎬ 立大志更难ꎬ 而要志在千秋ꎬ 更是难上加难ꎮ
超一流杰出人才产生之难ꎬ 其原因由此可知大半ꎮ

对于科学研究人员而言ꎬ 在历经人生观、 价

值观重大选择以后ꎬ 还有职业生涯的重要选择ꎬ
在为社会服务、 为科技献身的大方向下ꎬ 还有最

大程度发挥自身优长的职业选择问题ꎬ 这涉及到

社会分工能否产生最大效益ꎬ 个人才华能否得到

充分发挥ꎮ 国家与社会自然有责任帮助个人作出

最佳选择ꎬ 但个人自身的判断与选择有时更为关

键ꎮ 古今中外ꎬ 不少有远大学术理想的学人ꎬ 无

论在年青时还是功成名就后ꎬ 都会作既利于国家

社会又利于个人专长发挥的明智选择ꎮ 二十世纪ꎬ
即有一位与吴征镒先生同时代而工作选择有异曲

同工之妙的顶尖科学家———费曼ꎮ 费曼早年服务

于美国曼哈顿工程ꎬ 是理论部最年轻的组长ꎬ 为

原子弹研发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ꎬ 此后ꎬ 费曼

回到大学从事量子物理理论研究ꎬ 因提出量子电

动力学重整化理论而荣获 １９６５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ꎮ
得奖以后ꎬ 欧洲高能物理中心主任维斯可夫与他

打赌ꎬ 认为 “在 １０ 年之内费曼先生会坐上某一领

导位置”ꎮ 结果费曼获胜ꎮ “这是他保卫自己创造

自由的方式ꎮ 他甚至连续 ５ 年努力辞去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士的荣誉位置ꎬ 因为选举其他院士的责任

颇困扰他ꎮ” [７] 这样做的背后ꎬ 有博大的情怀、 非

凡的智慧与独特的价值作支撑ꎬ 费曼曾在致朋友

的信中写道: “我想说的是ꎬ 应该做那些自己觉得

对战争最有影响、 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你的

专长要能发挥得淋漓尽致ꎮ” [８] 费曼不愧是在服务

国家与发挥专长、 任务导向与科学志向之间平衡

与跳跃的高手ꎮ 到了晚年ꎬ 已患癌症并经两次手

术的费曼ꎬ 毅然出席 １９８６ 年美国 “挑战者” 航天

飞机重大灾难的事故分析会议ꎬ 并在会前作了细

致深入的准备ꎬ 费曼根据 “○形圈留有焦痕”ꎬ 在

会上指出ꎬ 橡皮圈在寒冷条件下的破裂是造成发

射灾难的主要原因ꎮ 并非航天专家费曼的一席话ꎬ
语惊四座ꎬ 并迅速传遍世界ꎬ 为美国事故分析报

告所吸纳ꎮ
志在千秋的治学境界ꎬ 须在科学探索与社会

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升华ꎬ 而一旦牢固确立的精神

境界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科研动力ꎬ 甚至可能创造

出超越时代条件的奇迹ꎮ 吴征镒先生大学毕业后

立下 “立足云南ꎬ 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王国ꎬ 探

求其发展规律的宏图大愿” 后ꎬ 在战火纷飞ꎬ 交

通不便、 信息闭塞的昆明开始埋头苦干ꎬ 并从最

基础、 最烦琐、 最冷寂的中国植物原始资料的整

理起步ꎮ “日机九架轰炸西南联大ꎬ 新校舍南院有

两三幢土墙洋铁皮盖顶的实验室被毁ꎬ 标本室幸

未中弹􀆺􀆺一边做硕士论文ꎬ 一边继续做文献和

模式照片的整理工作ꎬ 所有主要文献系吴师 (吴
蕴珍教授) 在赴奥京向研究中国植物的权威韩马

迪要来的中国植物名录ꎬ 从此一直做了十年ꎮ 除

了蕨类以外ꎬ 凡秦氏 (秦仁昌教授) 所拍􀆺􀆺模

式都做了􀆺􀆺意欲编一部 ‘中国植物名汇’ꎬ 这一

些卡片先后达三万张ꎬ 对我日后从事植物分类学

工作很有用ꎬ 从而也促进了编写植物志的专科工

作者的查阅ꎬ 其所写国内外植物分布记录也是我

以后钻研植物地理的基础ꎮ 特别是由于精读标本

上陈年记录ꎬ 使我既熟悉了采集家和研究学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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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熟悉了该植物的各种小生境ꎬ 和各种植物地理

考察记录相结合ꎬ 各种各自在群落中的位置ꎬ 也

就了如指掌ꎮ 大约在 １９５０ 年以前的中国植物的有

关记载不致太短缺ꎮ” [２]Ⅴ

做卡片这样的基础性功夫ꎬ 在今天似乎不流

行了ꎬ 但它曾经是老一代学者极其重要的训练方

式与看家本领ꎮ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以能在抗战

时期昆明宜良县的深山庙宇中ꎬ 写出 «国史大纲»
这一史学名著ꎬ 资料方面主要依靠南迁时从北京

带出的大量卡片ꎮ 笔者于 １９７８ 年到复旦大学读研

时ꎬ 周谷城、 郭绍虞、 朱东润、 蔡尚思、 谭其釀、
胡曲园、 陈珪如等著名学者尚健在ꎬ 谈到治学体

会时大多提到做卡片ꎬ 甚至有说 “读研无他ꎬ 做

一万张卡片尔”ꎮ 当时听了ꎬ 很多人不以为难ꎬ 结

果 ３ 年半过后ꎬ 就我所知的同学中ꎬ 没有一个做到

一万张卡片ꎮ 我们这一代功力普遍不逮老先生们ꎬ
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记、 背、 抄功夫ꎬ 基本功

训练不足是重要原因ꎮ 知识ꎬ 仅仅懂得并存于书

籍或电脑中是远远不够的ꎬ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

惊赞于钱钟书先生深广的课堂讲授ꎬ 钱先生说ꎬ
我就是善于联想而已ꎮ 创造性思维中一种极重要

的方式是联想ꎬ 而创造性联想的基础是大脑中的

知识储存ꎬ 存于书本与电脑中的知识是死的知识ꎬ
只有在大脑中存储大量活知识ꎬ 才能产生触类旁

通、 举一反三、 一通百通的奇妙效果ꎮ 许多人也

许认为博闻强记仅对文史哲专业的学生重要ꎬ 吴

征镒先生的案例表明ꎬ 尽管不同学科专业中博闻

强记的作用不尽相同ꎬ 但它是超越文理界限的普

适性基本功训练ꎮ
当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ꎬ 摒弃世俗的挂碍ꎬ

心无旁骛ꎬ 潜心一志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时ꎬ 就

有可能做出非凡的业绩ꎮ 吴征镒有十年磨剑与三

万卡片的苦功ꎬ 再加上进一步的努力ꎬ 终于练就

超越同侪令世人瞩目的才华ꎬ 同时收获也滚滚而

来ꎮ 得到 “中国植物活字典” “中国的林奈” “植
物电脑” “植物百科全书” 的美誉ꎮ 吴征镒先生野

外考察时对植物的鉴识能力ꎬ 不仅使林业部门员

工五体投地ꎬ 也使专家们钦佩不已ꎮ 中科院昆明

分院院长王庆礼回忆说ꎬ １９８２ 年夏天陪吴先生考

察辽宁千山时ꎬ “我们惊奇地看到ꎬ 虽然西南与东

北植物区系差别巨大ꎬ 虽然初次考察千山植物ꎬ
他却犹如非常熟悉的样子ꎬ 不断道出许多植物的

拉丁名称及用途ꎬ 其学术功底之深厚、 知识之渊

博令人叹为观止ꎮ” [４]１９９

一次四川农学院的同仁带来 “一捆疑难标本ꎬ
请吴老鉴定ꎮ 吴老不顾旅途和学术报告的劳顿ꎬ
面无半点怨色ꎬ 当即一一鉴定完毕ꎮ 事后ꎬ 川农

的老师们感叹: 真是个大专家! 鉴定标本如此之

快!” [４]１３２１９８３ 年ꎬ 吴征镒先生赴英国考察ꎬ “有一

位英国专家给吴老开了一个玩笑ꎬ 他采来了一种

草本植物ꎬ 又摘了另一种植物的花序拼在一起问

吴老ꎬ 那是什么植物? 吴老一看ꎬ 笑着讲了两种

植物的拉丁名ꎬ 让那些英国专家佩服不已ꎮ” [４]２３４中

国许多院士面对吴征镒先生神奇的植物辨识能力

也自叹弗如ꎬ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俊ꎬ 是植物学专

家ꎬ “曾经问过吴老 ‘记忆力怎么这么好?’ 他回

答说 ‘博闻强记ꎬ 不足挂齿’ꎮ” [４]２２４另一位中国科

学院院士、 著名植物学家孙汉董ꎬ 为纪念吴征镒

先生逝世周年所写悼念文章的题目是 «中国植物

学界千古一人» [４]１６９ꎮ 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
英国二等勋位爵士、 国际著名植物学家史􀅰布莱

克摩尔也以 «向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致敬» 的悼

文纪念吴征镒先生ꎬ 并惊叹 “他的大脑好比是一

部植物百科全书ꎮ” [４]３以国际声誉而论ꎬ 不仅植物

学家ꎬ 国内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鲜有其匹ꎮ
吴征镒先生由志在千秋的志向激发的超常苦

功和才华ꎬ 创造了以青年才俊遴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的奇迹ꎮ 建国后 ５０ 年代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 (即院士) 时ꎬ 起先未将吴征镒列名ꎬ 吴征镒

的业师李继侗先生力排众议地推荐: “吴征镒历时

十年编制了三万多张植物卡片ꎬ 当两个学部委员

都够了ꎮ” [１]２２１９５５ 年ꎬ 吴征镒与业师李继侗双双入

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ꎬ 吴征镒时年 ３９ 岁ꎬ
没有研究生学历ꎬ 更无海外名校博士头衔ꎬ 凭超

常的努力和业绩ꎬ 成为仅次于法国归来的数学博士

吴文俊 (１９５７ 年入选ꎬ ３８ 岁) 的年轻学部委员ꎮ
吴征镒远大的学术理想还促成了另一项非凡

的业绩———走遍全国与几乎全球的植物科考ꎮ 吴

征镒少儿时代即因自发兴趣在家中 “芜园” 观察、
辨识植物ꎬ 就读扬州中学时ꎬ 又在生物老师带领

下观察植物和采集标本ꎬ 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ꎬ
曾随吴韫珍赴察哈尔的小五台山进行植物采集考

察ꎬ 见到了前所未见的许多植物ꎬ 初识植被与地

形的内在联系ꎮ 抗战初期ꎬ 随 “湘黔滇旅行团”
步行 ３０００ 多里ꎬ 途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科考工作ꎮ
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ꎬ 立下终生 “宏图大愿” 后ꎬ
１９３８ 年夏ꎬ 随张景钺老师赴大理苍山和鸡足山考

察采集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 １２ 月又随李继侗老师赴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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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等地考察ꎬ 首次目睹热带、 亚热带植物的丰

富多彩ꎮ １９５０—１９５６ 年间ꎬ 参加和领导了全国各

大区资源综合考察、 中苏热带生物资源考察ꎬ 足

迹遍及粤、 桂、 黔、 滇等地区ꎮ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年年

已花甲的吴征镒两次进青藏高原考察ꎬ “连续两年

进藏考察ꎬ 较长时间待在氧气稀薄的高原上ꎬ 加

上蔬菜吃得少ꎬ 回来后􀆺􀆺牙床都松动ꎬ 后来只

好装上满口假牙ꎮ” [１]８７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代吴征镒的考

察遍及各地: 祁连山、 新疆、 东北、 内蒙、 贵州、
湖南、 湖北、 四川、 福建、 浙江、 台湾等地ꎬ 为

开发和保护梵净山、 张家界、 神农架、 九寨沟、
武夷山、 天目山、 千岛湖等自然资源与遗产作出

了特殊的先期贡献ꎮ 国外的植物考察则踏遍非洲

以外的各大洲ꎬ 曾四访英伦ꎬ 两进法国、 德国、
瑞典ꎬ 五到日本ꎬ 北美洲则从加拿大直至佛罗里

达ꎬ 南美洲则从北部的委内瑞拉直达阿根廷安第

斯山尾端ꎬ 还有澳洲之行ꎮ 直至 １９９７ 年 ８１ 岁高

龄ꎬ 方在赴台湾采集标本后ꎬ 圆满结束长达 ６０ 多

年的植物考察工作ꎮ
在数十年马不停蹄的资料积累整理和科学考

察交流以后ꎬ 吴征镒又向理论总结和创新的高峰

进发ꎬ 以耄耋之年ꎬ 折节读书ꎬ 全力笔耕ꎬ 随读

随写ꎬ 系统读ꎬ 系统写ꎬ 最终又完成四本专著ꎮ
对于这段不平凡的学术上最后冲刺的岁月ꎬ 吴先

生曾说: “我自本世纪初病目ꎬ 每天上午三小时下

午一小时笔耕不辍ꎬ 并不是眼睛好ꎬ 而是靠秘书

打印时放大加黑ꎬ 每稿改两三遍ꎮ” [４]１８７其实ꎬ 何止

是双目近乎失明ꎬ 吴征镒早在 ６７ 岁已左腿残疾ꎬ
要靠拐杖行走ꎮ 是志在千秋的学术理想与强烈的

历史责任感支撑吴先生百折不挠ꎬ 奋斗不息ꎬ 以

第一作者完成了 «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 (２００３
年ꎬ ８７ 岁)、 «中国植物志» (第一卷) (２００４ 年ꎬ
８８ 岁)、 «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

化» (２００６ 年ꎬ ９０ 岁)、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

理» (２０１０ 年ꎬ ９４ 岁) 等四部共计 ５００ 余万字的

专著ꎬ 为长达 ７０ 余年的科学探索生涯ꎬ 也为促

进中国迈向植物学强国ꎬ 交出了最后一份尽心尽

责的答卷ꎮ

三、 深湛广博的人文素养

中国 １９ 世纪出生的一流科技大家而精通人文

者ꎬ 首推竺可桢、 茅以升与梁思成ꎮ 吴征镒出生

于 １９１６ 年ꎬ 传统文化已严重式微ꎬ 科学家的人文

素养普遍不逮前辈ꎬ 但吴征镒先生是个例外ꎬ 其

深湛的人文造诣ꎬ 在中国现代一流科学家中鲜有

其匹ꎮ
吴征镒先生除了发表 １４０ 多篇科学论文和出版

数十本学术专著以外ꎬ 还出版了 ５０ 万字的 «吴征

镒自传» 与 ８４ 万多字的 «百兼杂感随忆»ꎬ 科学

著作加上人文著述ꎬ 在中国一流科学家中独领风

骚ꎬ 无人可敌ꎮ 其正式发表的人文著述除数量之

外ꎬ 持续时间惊人ꎬ 从 １９３１ 年 (１５ 岁) 的 «救亡

歌» 始ꎬ 到 ２０１１ 年 (９５ 岁) 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征文止ꎬ 长达整整八十年ꎬ 也是中国一流科学家

之翘楚ꎮ 在文体形式上ꎬ 白话文、 文言文、 格律

诗、 词ꎬ 一应俱全ꎻ 创作、 评论、 考证ꎬ 无所不

能ꎮ 而书香门第的童子功与朱自清、 闻一多等大

师的直接熏陶ꎬ 加上长期的积累与刻苦的钻研ꎬ
使吴征镒的人文品位非同寻常ꎮ

１􀆰 诗文

以散文而言ꎬ 吴征镒先生功力非凡ꎬ 在昆明

时即与时为西南联大学生后来享有盛名的散文大

家汪曾祺有交往: “昆明曲会识曾经ꎬ 默默才舒雏

凤声ꎮ” [１]２８４吴征镒先生所作散文内容丰富ꎬ 风格多

样ꎬ 有深情款款回忆师友的悼念文章ꎬ 也有栩栩

如生描写景物为主的记叙文章ꎬ 还有气势恢宏或

旁征博引的哲理性文章ꎮ 兹引几段读来悦目动心

的文字:
“于空袭警报中雇船去桃源􀆺􀆺红梅初放ꎬ 绿

柳吐芽ꎬ 菜花蚕头亦满田灿烂ꎮ 路旁多彩皮小

屋ꎮ” [６]２２４ － ２２５ ( «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
“进园门右拐ꎬ 就是一片孟宗竹林ꎬ 总有一亩

多地ꎬ 每到春天雨后ꎬ 就在竹林里看春笋ꎬ 从刚

露尖头到拔节放箨簌簌有声ꎬ 也就半天功夫ꎬ 已

经长得和我一样高了ꎮ” [６]４１６ ( «我的童年»)
“ ‘湘黔滇旅行团’ 􀆺􀆺三个月的旅程中ꎬ 与

闻师 (闻一多) 􀆺􀆺朝夕相处ꎮ 我们曾在荆榛蔓

草丛生的公路边围坐小憩ꎬ 讨论时局ꎬ 也曾见到

闻师 ‘长髯飘洒’ꎬ 用画笔记日记ꎮ 我们曾共尝过

一叶扁舟渡过盘江天险的艰辛ꎬ 也曾共在大板桥

溶洞口石上闲话ꎬ 有到达昆明后在大观楼忆旧的

闲适和喜悦ꎮ” [６]２９３ ( «深切怀念浠水闻一多师»)
与散文相比ꎬ 吴征镒先生的诗歌创作发表得

更早ꎬ 十五岁读扬州中学时ꎬ 即在校刊发表针对

“九􀅰一八” 事变的长篇诗作 «救亡歌»ꎮ 后期的

律诗创作虽数量不多ꎬ 但品味颇高ꎬ 气韵浑然ꎬ
格律精严ꎬ 古朴典雅ꎬ 自立意境ꎮ 吴先生还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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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ꎬ 博采历代佳句ꎬ 集成律诗或对联ꎬ 颇显诗词

功力ꎮ 兹引几首 (录自 «百兼杂感随忆»):
再访本园松柏区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初)
彩叶新铺遍地花ꎬ 园开松柏却无茶ꎮ
乡关日暮知何处ꎬ 一树榴红即我家ꎮ

清明重游金殿ꎬ 访杜鹃园

(２００５ 年清明)
杉松荫处路蜿蜒ꎬ 姹紫嫣红水镜前ꎮ
七十年来多少事ꎬ 几番惆怅几黯然ꎮ

米寿自寿 集句一联

(８８ 岁集句自祝)
日暮欲何之? (刘长卿)

细数落花ꎬ 闲寻芳草ꎮ (王安石)
平生自有分! (司空曙)

山间明月ꎬ 江上清风ꎮ (苏轼)
吴征镒先生不仅是诗文创作的高手ꎬ 而且是

文艺欣赏与评论的行家ꎮ 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ꎬ
经历过明亡清兴的历史变革ꎬ 诗文创作堪称一流ꎬ
因一度降清ꎬ 文名不著ꎬ 非明清文史专家少有熟

悉钱谦益诗作者ꎮ 吴征镒先生却有翻译赏析其

«后秋兴之十三» «和盛集陶: 落叶» 两诗的专文ꎮ
其译文声情并茂ꎬ 赏析旁征博引ꎬ 评论也有独到

见解ꎮ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百兼杂感随忆» 一

书ꎮ 吴征镒先生 «曹操 < 短歌行 > 别解» 一文ꎬ
更对流行述评无法解释的疑问提出创新的诠释ꎮ
历来的评论家注意到ꎬ «短歌行» 长达 １２８ 字ꎬ 比

通常的 «长歌行» 还长ꎬ “而且这首诗一共转了八

次韵ꎬ 其中各转又似乎语气不贯ꎬ 意境广狭ꎬ 又

如此参差不齐? 这是此诗似乎至今还没有被人完

全理解的原因ꎮ” [６]５５２吴征镒思维缜密ꎬ 独具慧眼地

指出ꎬ “我以为短歌是四言诗的单元􀆺􀆺 «短歌

行» 的单元和它一样ꎬ 但共八转ꎬ 即八个单元组

成ꎬ 每一个单元各四言四句ꎬ 二至三个韵脚ꎬ 共

１６ 字ꎬ 八首短歌共 １２８ 字ꎬ 每一单元只有 １６ 字ꎬ
比长歌行的 ５０ 字少ꎬ 仅达其三分之一弱􀆺􀆺古代

诗和歌是分不开的ꎬ 所有的诗都能唱出来ꎬ 它是

随着唱而逐渐拉长的􀆺􀆺这样解释就解决了本诗

的内容庞杂、 参差不齐ꎬ 和前后语言不属的问题ꎬ
并把这一宴会放在 ‘酾酒临江ꎬ 横槊赋诗’ 的

‘是战是和’ 未定的氛围中ꎮ” [６]５５２ － ５５４ 不知魏晋诗

论家对此新见有何看法ꎬ 不管如何ꎬ 吴征镒先生

自出机杼的创新见解ꎬ 可成一家之言ꎬ 留待古诗

专家慢慢评说ꎬ 这一大跨度创新也为科学与人文

两种文化的联谊留下一段佳话ꎮ
２􀆰 考证

考证或称考据ꎬ 本是史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

方法ꎬ 但是其他学科凡涉及到历史文献资料的解

读与利用时ꎬ 常常也要运用考证方法ꎮ 中国气象

学家竺可桢、 桥梁专家茅以升、 建筑专家梁思成ꎬ
都在本学科的考证研究中卓有成效ꎮ 其中ꎬ 竺可

桢与梁思成一生最重要的成果ꎬ 中国近五千年气

候变迁研究及唐构佛光寺的发现ꎬ 皆受益于考证

研究的启示ꎮ 吴征镒先生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ꎬ
如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的 «新华本草纲

要»ꎬ “与当时的中草药书籍相比ꎬ 其特点是有考

据各种植物的历史记载ꎻ 植物学名考订比较正

确ꎮ” [１]８１考证这一人文学科方法ꎬ 成为完成这一著

作的主要方法之一ꎬ 它与植物分类、 生化分析等

科学方法的互补融合成就了这一重大成果ꎮ
吴征镒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植物的考证ꎬ 还为

中国人文学者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ꎮ １９９２ 年王

元化先生 «扶桑考辨» 一文ꎬ 曾引得文史学界的

轰动与赞誉ꎬ 文中最有力的依据即王元化好友吴

征镒的考证: “我曾向友人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教

授请教ꎬ 他回信说: «梁书􀅰扶桑传» 所载ꎬ 扶桑

‘叶似桐’ 等语􀆺􀆺传文所说 ‘初生如笋’ 􀆺􀆺
‘续其皮为布’ 􀆺􀆺可以断言ꎬ 日本及附近岛屿决

无类似 ‘扶桑’ 的植物ꎮ” [４]１０４ － １０５

吴征镒先生在植物考证方面作出的具体贡献

难以悉数ꎬ 上述所列以外ꎬ 重要的还有关于 «诗
经» 植物考证的经典性示范ꎬ 纠正国内外学者考

证中国植物的错误ꎬ 培养一批植物考证的后起之

秀ꎬ 撰写学习国学考证的入门教材 «略谈小学、
选学、 朴学、 汉学»ꎬ 等等ꎮ 可以说ꎬ 吴征镒先

生倡导光大的丰富多彩的植物考证ꎬ 为原本故纸

堆里枯燥单调的史学考证增添了五色缤纷的

华妆ꎮ
３􀆰 戏曲

戏曲是吴征镒先生毕生的爱好ꎬ 自述与戏曲

的接触比科学还早ꎮ 六岁时就跟母亲唱辛亥革命

时的军歌ꎬ 读初中时爱上昆曲ꎬ 曾欣赏过国乐大

师杨荫浏与吴南青的表演ꎬ 高中时曾积极参加扬

州中学的昆曲研究会的活动ꎬ 进入清华大学后ꎬ
听过文学家俞平伯、数学家许宝騄的昆曲演唱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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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不少京剧名家的演出ꎮ １９５８ 年迁入昆明黑龙

潭后ꎬ 经常独自吹笛练唱昆曲ꎬ 并收藏有 «昆曲

大全»ꎮ 想必吴先生昆京剧功力非凡ꎬ 有与京剧名

家李维康、 关肃霜交往及同台演唱的记录ꎬ 也曾

与上海昆曲名角季镇华一起活动ꎬ “开怀唱了一支

«长生殿􀅰弹词»ꎮ” [１]２３８ꎬ２４２吴征镒先生的学生们多

有回忆ꎬ 老师有在办公室到家的路上边走边哼昆

曲的习惯ꎮ 令人钦佩的是ꎬ 吴征镒先生还涉猎戏

曲理论ꎬ 并有杂文 «戏说说戏———雅志府与麻衣

县»ꎮ 吴征镒先生的乐观、 高效和长寿ꎬ 无疑有戏

曲爱好的助力ꎮ

四、 结语

吴征镒先生高格多彩的一生ꎬ 令世人惊赞着

迷ꎮ 斯人虽逝ꎬ 其业绩风范ꎬ 将如天空的吴征镒

星光辉长存ꎬ 烛照后人: 为学为人为道ꎬ 至纯之

赤子ꎬ 立德立功立言ꎬ 不朽之辉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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